宽容地看待克隆技术

何祚庥

生命，是人类的一种“原问”，只要生命存在一天，生命的随想就思接千载，心游万仞；生命的研究也一天不会停息。

有关克隆羊“多莉”的报道，一年多来已经在国际舆论界引起了一场热热闹闹的大讨论。但新闻爆炒的焦点显然不是克隆羊本身，而是“克隆人”。由克隆羊到克隆人，在技术上恐怕还要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。不过，新闻界是敏感的，有些具有“超前忧患”意识的“忧世之士”也是敏感的。比如某位哲学家就在中央电视台的“实话实说”节目中说，“最可怕的事情终于出现了！”奇怪的是，一些政治家，包括某些国家的领导人，也十分起劲地参与到“忧心如焚”的“忧世之士”的行列，却是我们这些科学工作者所始料不及的。
反对发展克隆技术的一个重要理由，就是如果克隆出希特勒，那可不得了！其实这是“杞人忧灭”的一种思维模式。“人”有自然性和社会性两重属性，而更重要的是人的社会性。德国之所以会出现希特勒，这既和德国当时的内部情况有关，也和二次大战前的国际政治、经济情况有关。一些生物学家认为，即使对“生物的人”而言，克隆技术充其量也只能制造出类似的复制品，而绝对不可能不走样地“拷贝”出与供核亲本各个方面都惟妙惟肖的人体。因为最初的核外环境的差异，子宫内和整个母体的环境和生理条件、核外遗传因素等，都影响这发育中的克隆，这种影响甚至可能是决定性的。所以，克隆希特勒是不可能的，克隆10个乔丹，恐怕也只能是妄想。具有同样遗传结构的同卵双生子，其性格以及所走道路都可以迥然不同，这已是不争的事实。
反对发展克隆技术的另一个理由，是认为通过无性繁殖复制的人体，将彻底搞乱世代关系的概念。他们与细胞核的供体既不是亲子关系，也不是兄弟姐妹的同胞关系；他们类似于“一卵多胎同胞”，但又存在代间年龄差。这将造成伦理道德上和法律继承关系上的无法定位。所以“要防止复制人的工作，我们中国科学家决不能做这方面的事”。
我以为这是真正的“因噎废食”。其实在伦理学上提出新问题的，首先是“试管婴儿”。因为这带来了“遗传母亲、孕育母亲和养育母亲”以及“遗传父亲和养育父亲”家庭关系的复杂性。但是据报载，自1978年9月英国第一例试管婴儿路易·布朗降生以来，到1985年试管婴儿的总数已超过700万人。虽然已出现了某些伦理纠纷，但并没有出现对社会发展造成严重障碍的伦理纠纷。我们的伦理学家也没有感到这些纠纷是不能解决的。更何况，“克隆婴儿”与试管婴儿相比，其家庭关系的复杂性还有所降低，因为他们或者只有“遗传母亲”，或者只有“遗传父亲’’。难道我们的伦理学家们竟然笨拙到没有能力来解决这些伦理问题吗？
反对发展克隆技术的另一理由，是说克隆技术仅是“复制”生物的遗传信息和机体，而有性繁殖将出现基因的新组合。因而克隆技术将终止人类多样性进化的可能，也就终止了人类社会的发展：最终导致人类自身的毁灭。
其实，在“进化”式“发展”的概念中，有两重含义：基因的重组，的确会出现多样性的变化，但是这种变异不一定是正向变异，也可能是逆向变异。所以，生物包括人类的进化还要通过选择，即筛选出有利于生存发展的变异。过去，这种选择是在自然选择压力下，通过生存竞争实现的；而现在的基因改造，可以通过克隆技术来促进人类向更有利的方向发展。所以，这并不会妨碍人类多样性进化，更不会出现某些耸人听闻的危言，像什么“最终将导致人类自身的毁灭”等。
为什么在西方各国，对克隆人问题竟然会掀起如此的轩然大波？我以为问题的实质在于克隆技术尤其是克隆人，的确对上帝的权威提出了挑战。本来人的祖先是神在伊甸园里制造的，人类的繁衍必须要有亚当和夏娃，而克隆人的亲本却只要亚当或夏娃中的一位，难道上帝的意志也是可以违背的吗？在某些宗教的律令里，是明确规定不得用非生命手段来制造生命的。但是，我们能够因为某些意识形态的偏见而阻碍科技的进步吗？
作为一位理论物理学家，我可以向社会公众指出，经过相当长的时期以后，太阳会膨胀而演化为红巨星，其体积之大，可以把地球也包含在内，在此之前，地球将变得不再适合于人类居住，人粪需要迁移到别的星球上去，甚至还要对人类自身进行遗传性能的改造，以适应未来环境的变迁。所以，对人类基因的种种性能的研究是不可避免的，而且是必要的。无性繁殖就可能为基因性能的研究，提供多个基因结构相同的个体。
理论上讲，只要人的基因结构相同，应该可能发育出和亲本高度相近的复制品。但这仅仅是理论，完全可能的是，在核移植的过程中，遗传物质很难丝毫不受到损伤，导致发育出来的后代是有重大缺陷的个体。但是，我的担心，并不是技术进步将可能出现什么“最可怕的事情”，而是担心由于技术不够进步而制造出许多畸形儿。但是，技术不够进步的问题，只能由发展技术，亦即通过实验来解决。所以，我不赞成禁止克隆人的研究，但的确要慎重地对待这类研究，至少要有足够多的动物作为先导。
克隆技术的出现，是生命科学研究中的重大突破，有些人甚至将之与物理学里原子能的发现相提并论。科学的重大发现和发明，应该激起人类的欣喜，我们应该庆幸人类又掌握了可以为人类谋取幸福的一种新技术。但是，克隆技术的出现，也引来了一连串“天将要掉下来”的担忧。支持这种怪论的不仅有宗教界人士、哲学家、某些缺乏远见卓识的政治家，甚至还包括某些生物学家、医学家以及某些行政管理人员。这才是真正的咄咄怪事！
究其原因，在于在某些西方国家中，的确存在并广泛传播着一种“反科学主义”的思潮。在这些人看来，科技的进步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危险的事情，最好是倒退到那种“清静无为”的原始时代去！产生这种思潮的原因，在于人类对某些科学技术成果用之不当，产生了对人类的危害；有些技术的发展，既有正面的效应，同时又会由于技术还不够发达而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。但是，反科学主义思潮的鼓吹者对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不加分析，笼统地归咎于技术的进步，而看不见有些问题的出现，是由于某些统治者努力使科技进步服务于少数人，甚至是极少数人的利益而产生的，如核武器的垄断等；另一些问题的出现．则是由于一时没有找到消除这些负面影响的有效技术。这就造成既有这一技术的受益者，也有这一技术的受害者的结果。
解决这类问题的办法：一是人类要学会控制自己，如抑制战争狂人，但不是抑制科技的进步；二是要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，从而做到既充分发挥科技进步的正面效应，又使由于技术的不完善而出现的负面影响得以消除。
遗憾的是，从克隆技术所引发的大讨论中，人们不难发现，反科学主义思潮已经渗透到了一部分生命科学工作者之中！生命科学家们，还是勇敢地向上帝的权威挑战吧！
本文作者何祚庥系粒子物理、理论物理学家。1927年生于上海。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。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。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上。在理论物理、科学史、自然辩证法、哲学、政治经济学诸多领域取得多项重大研究成果。近年来，在科学打假、科学伦理方面发表了许多有见地的思想。

 2 / 2

